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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核心目标与国际经验
——以新加坡为例

Core Goal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Pedestrian Space System Guidance: 

The Singapore Case

摘　要　在城市可持续更新背景下，步行空间系统的优化需要依靠完善的城市设计导控体系。“流动性”与“场所性”是城市中心区

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两个核心目标，空间属性与界面特征对流动效率与场所潜力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围绕这两个核心目标，新加坡

《城市核心规划区域城市设计导则》从整体结构、形式秩序、功能和品质三个层面对步行空间系统做出了全方位且精细化的约束和引

导。其所蕴含的多元要素的有机整合、界面的类型化导控、空间的让渡与共享等管控理念，对我国城市更新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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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the optimization of pedestrian space system requires a 

sound urban design guidance system. Mobility and place are the two core goals of pedestrian space system guidance 

in urban central areas, and space and interface characteristics have a multi-faceted influence on flow efficiency and 

place potential. Focusing on the two core issues of mobility and place, from the overall structure level, the formal order 

level and the function and quality level, the UD Guidelines for Downtown Core Planning Area of Singapore has made all-

round and refined constraints and guidance on the pedestrian space system.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oncepts 

contained in the Guidelines such a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the typed guidance and control of 

interfaces, and the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space could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urban renewa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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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由快速发展向存量更新转变的新时代背景下，无

论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还是公共健康的角

度来看，对城市步行空间系统的重构和优化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

意义。可步行性研究给出了步行空间评估的基本框架[1-2]，其后提

出了针对步行空间系统的各类评估模型并进行了广泛应用[3]。在

步行空间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然

而，作为城市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步行空间系统的重构

和优化非“一次性蓝图”可以解决，除了前期基础性研究和技

术性策略，还需要依靠完善的城市设计导控体系，并通过有效

的实施运作才能得以实现。

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核心是通过约束和引导相关城市开发

活动，使城市空间能够更好地满足步行活动的各种需求。正如

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步行活动不仅仅指以交通为目的的人在空

间中的流动，还包含人在特定空间内相对静态的、与步行相关

的相当广泛的生活方式[4-6]。因此，基于使用目的的不同，步

行空间系统应同时具有“流动性”和“场所性”两个方面的属

性。流动性赋予步行空间基本的交通功能，场所性则为多元化

生活功能提供了可能。

在城市空间的演进过程中，公共设施与公共交通在空间分

布上呈现动态耦合规律，因此城市中心区在整个城市系统中往

往既是交通换乘中心，也是公共生活中心[7-10]。在交通换乘体

系中，步行空间系统的流动性是其他交通方式之间及其与周围

城市环境之间接驳转换的关键；在社会生活组织中，步行空间

系统的场所性是公共活动开展及其向经济、社会效益转化的基

础。因此，在步行交通与公共生活集中的城市中心区，流动性

与场所性是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两个核心目标。而前者的“动

态性”和后者的“静态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基于中心区城市环

境的“特殊性”进行调和，使中心区步行空间系统既能够保持

本文引用格式：吴亮，陆伟，孙佩锦. 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核心目标与国际经验：以新加坡为例[J]. 新建筑，2022（3）：1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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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和换乘网络的高效运转，又能够兼顾多元化的

社会生活需求，在效率与活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机

制和共生关系。

1　步行空间与界面对流动性和场所性的影响

机制

1.1　空间与界面对流动性的影响

步行空间系统的流动性反映了其支持大规模人

流运动的能力，一个空间网络的“流动效率”可以

用人流以最短距离从出发点到目的地所消耗的平均

步行时间来衡量。显然，流动效率与最短路线的距

离及步行速度有关，前者是由步行空间系统的整体

结构决定的，即空间要素的连接关系；后者则主要

受空间要素本体及其界面特征的影响。

1.1.1　空间连接与“绕路系数”

步行空间要素的连接关系可以表征为一个点

线网络，该网络的环通性和密度决定了在两个地点

之间最短步行路径的形态，因此可以使用“绕路系

数”（两个地点之间实际步行距离与直线距离的比

值）作为衡量空间连接关系的一个指标[11]。通过减

少尽端路、增强环通性、细化街区尺度、加大路网密

度等途径降低绕路系数，优化主要设施点之间的空间

连接应该成为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重点任务之一。

1.1.2　空间尺度与“饱和状态”

既有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

的步行速度与人流密度呈负相关，而人流密度取决

于空间尺度与人流量之间的关系[12]。当人流量超过

一定阈值，步行空间处于“饱和状态”，流动效率

将显著降低。在城市中心区，由于复杂的建成环境

要素影响步行者对步行路线的选择，导致人流量在

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所以步行空间系统导控应

通过灵活的尺度规则控制人流密度。

1.1.3　界面特征与“阻尼效应”

步行空间的物质界面对步行者在空间中的运

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感知和体验均会产生不同程

度、不同方式的影响。界面通过其形态、功能或技

术等方面的特征使步行中的人减慢速度、增加步行

时间的现象类似物理学中的“阻尼效应”。从步行

者的角度分析，“阻尼效应”的产生可以是主动的

需求激发，也可以是被动的消极影响，步行空间导

控应该基于流动性要求对界面要素进行适应性引导

和管控。

1.2　空间与界面对场所性的影响

步行空间系统的场所性反映了其作为社会公共

领域支持社会化活动开展的能力。步行空间系统是

否支持社会化活动首先以流动性为基本前提，此外

还取决于其空间环境特征相对于公共生活需求的供

给能力，亦可称之为空间的“场所潜力”。它同样

受到空间属性与界面特征两个方面的影响。

1.2.1　空间的可供性与“连锁反应”

能够对步行空间的场所潜力产生影响的空间属

性包括尺度、形态、景观、设施等多方面的内容，

当它们能够匹配某种使用或精神需求时，该空间就

具有了环境容许的行为可能，即生态心理学领域所

谓的“可供性”[13]。空间的可供性是社会活动发生

的基本条件，而社会活动具有“连锁反应”，同一

个空间内不同类型的活动方式之间可以相互作用和

转化。研究和预测特定区域的社会生活需求是步行

空间导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微观层面步行

空间设计和环境营造的科学依据。

1.2.2　界面的渗透性与“交互作用”

在界面的特性中，视觉和行为的“渗透性”可以

增加步行者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的机会，为“慢速”

社会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如果边界允许视线或运

动相互渗透……边界不再是屏障，而是结合处，一条

将两个区域接合在一起的变换线”[14]。因此，在步

行空间导控中，除了关注步行空间本身，还应该关

注它与关联环境要素的交互关系，尤其是作为边界

的、近人尺度下的建筑要素，充分发挥其对步行空

间系统场所性的积极作用。

2  新加坡城市核心规划区域步行空间系统导

控的内容层系

2.1　《城市核心规划区域城市设计导则》内容框架

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主要思想和内容一般都

以“城市设计导则”作为具体的呈现方式。在此方

面，作为亚洲高密度城市典型代表的新加坡较早地

进行了尝试，已建立起完善的城市设计导控体系，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加坡的规划体系分为“概念规划—总体规

划—通则和专项导则—地块开发”4级，分别体现

了概念规划、总体规划和规划实施3个过程[15]。

在新加坡总体规划（2019年）中，核心规划区域

（downtown core planning area）是专门编制城

市设计导则的重点片区之一，共包含13个分区，其

中9个分区组成中央商务区，其他4个分区分别是政

府大厦、武吉士、滨海中心和尼诰。新加坡《城市

核心规划区域城市设计导则》（以下简称《新加坡

导则》）以“创建具有吸引力的、步行友好的城市

环境”为基本目标，由1个通则及9个相关导则或通

令组成（表1）。通则包含14项参数、7套附图与

1个附件（表2），完整表述了对核心规划区域的基

本导控要求以及对安森和塞西尔两个分区的特别要

求；相关导则或通令一般是在通则的某项参数下针

对特定的城市要素制定的专项导则、管理政策或更

详细的规定，如夜间照明、户外标志、屋顶设计、

现金补助计划等。此外，在通则的个别参数下还关

联了开发控制指南、专项与详细控制规划等其他文

件。

以建设步行友好环境为出发点，围绕步行空

间系统的“流动性”和“场所性”两个核心目标，

《新加坡导则》（及相关文件）从整体结构、形式

秩序、功能和品质等层面，对城市核心区域的建

筑、公共空间、步行网络、服务设施等与步行空间

相关的要素做出了全方位且精细化的约束和引导。

整体结构层面的导控内容主要集中在通则的“步行

网络”参数下，形式秩序及功能和品质层面的导控

内容则与其他多项参数有关。

2.2　整体结构层面的导控

在宏观结构层面，为了在开发项目、交通设

施、关键场所和兴趣点之间提供便捷、舒适、无缝

隙的连接，并保证行人在全气候条件下的舒适性，

《新加坡导则》提出了由4类步行空间构成的立体

化步行网络整体结构，包括遮盖步行道（covered 

w a l k w a y s ） 、 穿 越 街 区 通 路 （ t h r o u g h 

b lock l inks）、地下步行连接（underground 

pedestrian l inks）与空中步行连接（elevated 

pedestrian links）。

遮盖步行道是由开发项目提供的环绕街区外围

的“适候性”地面步行空间，其他路径都需要直接

或通过竖向交通设施与其连接以形成完整、舒适的

三维步行网络。穿越街区通路是为了解决大尺度街

区对步行交通的阻隔问题而在指定位置规划的地面

“增量”路径，在不改变道路格局的条件下对既有

步行网络结构的优化具有积极作用（图1）。地下

步行连接与空中步行连接均是特定区域地面步行网

络的补充，前者要求直接通向城市轨道交通车站，

后者则需要在高密度区域提供开发项目之间的无缝

衔接（图2）。为了兼顾流动性与场所性需求，导

则中对4类步行空间的尺度和开放时间做出了相应

规定（表3）。

在4类步行空间中，地下步行连接的建设对于

发挥轨道交通优势、实现站城协同发展具有特别重

要的作用，而建设难度和协调问题也较为突出。为

了促进中心区地下步行网络的发展，新加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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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局（URA）于2004年3月推出了一项现金补

助激励计划以资助选定的地下步行连接建设，并

于2012年对其进行了修订（表1中的“相关通令

②”）。该计划从“地下总体规划”中选择了20个

处于关键位置的地下步行连接予以资助，其编号和

位置在附图中进行了标示，它们都同时涉及国有土

地和私人开发用地，要求通向开发项目的地下层，

并可直接从开发项目的公共区域进入。激励措施包

括成本补助和面积豁免：在成本补助方面，按规定

的成本计算方法，位于国有土地下的部分全额补助

（上限为2.87万新元/m2），私有土地下的部分补

助50%（上限为1.44万新元/m2）；在面积豁免方

面，地下步行连接的公共步道和垂直联系部分可不

计入总建筑面积，面积豁免的具体范围由重建局进

行评估。

2.3　形式秩序层面的导控

形式秩序层面导控的主要目的是形成适宜步行

的、具有连贯意象的空间形态和尺度。《新加坡导

则》在建筑高度和建筑边界两个参数中做出了基本

规定，如“一般而言，在需要保持步行友好尺度的

地方应指定较低的建筑高度（滨海区域、低层建筑

保护区等）”“所有开发项目通常应沿道路用地界

线建设，高度最小为19 m（除非另有规定），在

开发项目转角之间的建筑立面最多40%的长度可以

退后道路/建筑红线”等。建筑边界高度的控制规则

通过附图“建筑形式规划”进行了直观表达，分为

最低2层边界、最低4层边界、4层边界、6层边界

等不同情况（图3）。此外，建筑高度也是新加坡

《专项与详细控制规划（SDCP）》中的一个导控

内容，该规划以在线地图的方式显示了具有特殊高

度控制的区域及其最大允许高度。

除了通则中的一般规定，重建局还以附件的

形式针对两个特殊区域——安森和塞西尔分区的建

筑边界、高度、形式等编制了城市设计特别要求和

图则。对于位于历史街区和新滨海湾之间的塞西尔

分区，要求面向史坦利街的开发项目需提供最低2

层、最高4层的建筑边界，以与对面的低层历史建

筑保持协调，超过4层的建筑必须从道路红线退后

至少3 m；在作为中央商务区南部门户的安森分区

中，为了形成紧密的街道和广场网络，不鼓励连续

的大体量裙房形式，并要求作为“地铁走廊”的4

条主要街道提供更宽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更多的

绿化以形成步行友好的街道景观。

为了在城市开发中有效落实城市设计意图，

除了编制城市设计导则，新加坡政府还通过《开发

表1　《新加坡导则》内容框架（通则及相关导则/通令）

类型 导则/通令名称 发布时间

通则 《核心规划区域开发的城市设计导则》 2019-11-27

相关

导则

①《城市设计区域的城市设计导则更新》

②《海滩路、陈桂兰街、桥北路、佘街（核

心规划区域）街区规划》

③《中央商务区、滨海中心和滨海湾发展项

目的夜间照明总体规划》

④《市政区和勿拉士峇沙-武吉士夜间照明

导则的修订》

⑤《中心区户外活动标志导则》

⑥《鼓励更加创新和优秀的屋顶设计导则》

2019-11-27

2019-11-27

2009-04-29

2013-11-20

2019-09-02

2004-09-06

相关

通令

①《系列通令：战略区域的振兴激励》

②《中心区地下步行网络—现金补助奖励方

案的修订》

③《向专业机构发布的关于户外标志导则的

系列通令》 

2019-03-27

2016-03-11

2009-09-14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https://www.ura.gov.sg/Corporate/Guidelines/

Urban-Design/Downtown-Core资料整理绘制

表2　通则的参数设定与相关文件、附图名称

序号 参数名称 相关导则、通令和其他文件 附图/附件

1 区域定位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开发控制指南》

附件A：《安森和塞西尔区域的城市设计要求》

附图1：边界平面图

2 地下室、1层和2层

的使用

《开发控制指南》 附图2：一层步行网络与AGUs规划

附图4：地下步行网络

附图5：空中步行网络

3 室外茶点区域

4 建筑形式和体量 附图3：建筑形式规划

5 建筑高度 表1-相关导则②

《专项与详细控制规划：建筑高度规划》

6 建筑边界 附件A：《安森和塞西尔区域的城市设计要求》

附图3：建筑形式规划

7 建筑类型 表1-相关导则② 附件A：《安森和塞西尔区域的城市设计要求》

8 公共空间 《私有公共场所设计导则与优秀实践指南》 附图2：一层步行网络与AGUs规划

9 绿地置换与景观 《开发控制指南》

10 屋顶景观 表1-相关导则⑥

11 夜间照明 表1-相关导则③④

12 步行网络 附图2：一层步行网络与AGUs规划

附图7：市政区铺装指南

附图4：地下步行网络

附图5：空中步行网络

附件A：《安森和塞西尔区域的城市设计要求》

13 服务设施、车辆通道

与停车场

表1-相关导则⑥

14 道路用地内的工程 《专项与详细控制规划：连通性规划》 附图7：市政区铺装指南

附图6：主要街道的景观要求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https://www.ura.gov.sg/Corporate/Guidelines/Urban-Design/Downtown-Core资料整理绘制

表3　《新加坡导则》中对步行空间宽度和开放时间的规定

类别 最小净宽度/m 规定开放时间

遮盖步

行道

3.0/3.6/5.0（无柱廊时，取

值取决于面向道路的类型）

2.4/3.0/4.4（有柱廊时，取

值取决于面向道路的类型） 全时开放

穿越街

区通路
4.0~7.0 全时开放

地下步

行连接

6.0（一侧有“催生活力的

用途”时）

7.0（两侧有“催生活力的

用途”时）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时段

空中步

行连接
4.0 全时开放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https://www.ura.gov.sg/Corporate/

Guidelines/Urban-Design/Downtown-Core资料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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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指南》从城市设计角度对住宅、非住宅各类型

建筑项目开发提出了具有差异性的要求，其中，建

筑退后和边界隔墙两项要求出现在所有类型的项目

中。通过通则、图则、专项规划、特殊区域导则、

开发控制指南等多种导控手段的相互强化和补充，

与步行空间形式秩序相关的建筑要素得到了系统化

和弹性化的约束。

2.4　功能和品质层面的导控

在服务功能层面，《新加坡导则》规定了作为步

行空间边界的“地下室、1层和2层的使用”，提出了

“催生活力的用途”（activity-generating uses ，

以下简称AGUs）概念，并在《开发控制指南》中针

对商业、酒店、商务园区、教育机构、公共和社区机

构等建筑项目开发分别列举了符合条件的用途，如商

店、画廊、餐厅等。需要提供AGUs的位置主要分

布在面向主要人流路径和公共空间的开发项目首

层、沿地下步道的开发项目地下层，以及沿空中步

道的开发项目2层。这些位置在相关附图中结合不

同层次步行网络的导控进行了详细标示（图4）。

此外，为了保证步行空间的基本交通功能，导则还

对实体要素侵占通行空间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了规

避，例如，要求建筑的室外使用区域（如茶点区）在

设计时应被清晰界定并计入总建筑面积之中；沿主要

道路的开发项目应后退一定距离以允许树木的种植并

保证步行道的宽阔度；应减少车辆进出口、保持路缘

石的延续性，以降低行人与车辆之间的冲突。

为了提升城市中心区高密度建成环境中步行空

间的场所品质，《新加坡导则》在“公共空间”参

数下提出了“私有公共场所”（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以下简称POPS）概念，即在选

定的私人开发项目中为使用者提供的共享公共空

间，包括城市客厅、室外广场、城市公园3种具体

形式。需要提供POPS的位置应与主要的步行路径

连接，并与地下和空中步行网络进行整合设计。作

为通则的关联文件，《私有公共场所设计导则与优

秀实践指南》（简称《优秀实践指南》）从城市设

计、运营、首层有盖公共空间的建筑面积豁免资格

与豁免范围4个方面制定了POPS相关细则。其中

城市设计细则包含规模与配置、入口与位置、公共

座位与便利设施、遮荫、标牌5项内容。在此基础

上，《优秀实践指南》以图解的方式进一步从规划

与布局、连接与流动、使用者舒适性、景观、便利

设施、标识等6个方面对POPS提出了更为细致的

要求或建议（图5）。

3　新加坡步行空间系统导控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中心区的交通中心和生活中心双重职能，

使得动态的和静态的使用方式都应该成为步行空间

系统支持的主要内容，这也正是《新加坡导则》的

重点导控方向。通过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部

的多参数导控及精细的图文表达，该导则示范了围

绕“流动性”与“场所性”两个核心目标的步行空

间系统导控经验，并从要素、界面、空间3个方面

给予了我们城市设计导控理念和方法上的启示。

3.1　多元要素的有机整合

步行空间系统被设定为一个由运动系统和场

所系统构成的复杂整体，它们以一种有机的而非机

械的方式彼此关联，同时又分别包含一系列空间要

素，具有完整的结构形态并发挥独特作用。导则的价

值在于通过从整体视角约束或引导城市建设活动，保

证动态使用的连续和高效，以及静态使用的自由和灵

活，并为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提供机会和条件。

3.1.1　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是由步行空间中那些主要发挥交通

功能的要素构成的一个线性空间网络。这个网络是

由地面、地下和空中3个层面上的路径共同编织而

成的。为了提高流动效率，导则通过规划“穿越街

区通路”对地面网络进行优化，通过拓展“地下步

道”对分散的地下空间进行整合并加强周围设施与

轨交车站的无缝衔接，通过补充“空中步道”解决

高密度区域商业人流的环游性问题。3个层面的要

素各自发挥作用的同时，由竖向转换节点连接成一

个与土地开发和设施分布相适应的运动网络。

3.1.2　场所系统

场所系统是由步行空间中那些主要支持公共活

动的空间要素构成的整体空间序列，是社会关系网

络的一种物化形态。为了营建高品质且具有活力的

场所系统，一方面通过AGUs概念赋予主要步行路

径社会生活功能，成为场所系统中的线性要素；另

一方面，通过POPS概念在若干街区或开发项目

中植入活性节点，作为场所系统中的点、面要素。

这些不同形态和尺度的场所要素由运动系统相互连

接，在空间分布上形成层级关系，在功能和品质上

回应了多元的社会生活需求。

1　《新加坡导则》局部区域步行网络导控图示（地面） 2　《新加坡导则》局部区域步行网络导控图示（地下和空中）

步行街/长廊/广场
遮盖步行道
穿越街区通路
公共空间
垂直转换节点

地下步道
空中步道
垂直转换节点（地下-地面）
垂直转换节点（空中-地面）

0 100 m

N

0 100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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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机关联与转化

可达性是空间使用的基础，大量人流的涌现往

往是生活需求产生的“催化剂”，因此，运动系统

和场所系统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独立空间，而

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可转化”的共生关

系[16]153。这种“可转化”的关系主要通过两种模式

实现：一是边界模式，沿主要人流路径设置生活功

能，并基于两侧边界的用途对步行空间的宽度做出

不同的规定，使近边界区域形成静态或慢速生活区

域；二是节点模式，在重点街区中设置与地面步行

网络连接并与地下、空中步道进行整合的高品质公

共空间，使之成为多层面步行路径的转换中心。

3.2　界面的类型化导控

界面对步行空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积极的界

面不仅是塑造步行空间形态的重要元素，而且能够

使步行空间得到多元化的功能支持，同时又可以带

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界面导控是步行空间系

统“流动性”和“场所性”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由于运动系统或场所系统的步行空间要素对“流动

性”和“场所性”的需求不同，界面导控的目标也

存在差异。为了发挥界面对步行空间效率和活力的

积极作用，《新加坡导则》按照目标导向不同，对

步行空间界面进行了多种类型的引导和管控。

3.2.1　秩序性导控

秩序性的形成依赖于步行空间在行为和视觉上

的整体连续性，因此每一个街区中的开发项目都会

参与秩序性的建构。通过建筑形式、体量、高度等

参数约束界面要素的变化程度，保证了在持续的城

市更新过程中，步行空间系统也能够形成并维系明

晰的空间结构与认知意象，从而为步行者提供良好

的交通引导与空间体验。例如，导则中提出“贴线

率”指标，虽然使建筑设计的灵活性受到限制，但

是在城市层面上对街道空间形态的塑造具有积极意

义，而这也正体现了城市设计的本质与初衷。

3.2.2　活力性导控

活力与使用行为有关，尤其是不以交通为目的

的使用行为。基于界面的交互作用原理，活力性导

控可以通过增强边界要素的渗透性实现。在《新加

坡导则》中体现为前文提到的AGUs规则，即通过

在区域尺度上规划具有公共性、透明性和多样性特

征的边界功能类型，使城市中的步行活动与近地面

层建筑内部空间的消费、休闲活动发生更多的交互与

转化。这种功能性规划可以视作从城市设计层面上对

总体规划中土地使用指标的补充和进一步细化。

3.2.3　舒适性导控

与建筑空间相比，城市步行空间中的使用者需

要面对更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对步行者

的生理、心理感受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舒适性成

为步行友好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新加坡导则》

通过界面导控的方法实现其营造舒适性步行环境的

目标，一方面为应对亚热带高温气候提出了街区外

围或内部提供“遮盖步行道”“围护型公共空间”

的规定，提升了地面步行空间的物理环境品质；另

一方面针对中心区高密度环境特征提出了“视觉通

廊”的规划要求，保证了关键区域步行边界的“孔

隙率”与视觉环境品质。

3.3　空间的让渡与共享

步行活动集中而空间供应紧张是城市中心区步

行空间系统面临的普遍矛盾。同时，城市中心区土

地使用混合度较高，建筑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较

强，这又为步行空间系统的规划与建设创造了有利

条件。《新加坡导则》通过将非公共权属的土地或

建筑空间让渡给城市而成为面向所有公众的共享空

间，并使其作为补充要素参与整个步行空间系统的

建构与运转，以实现步行空间功能与土地开发效益

的协同与共生。非公共权属的土地或建筑空间的让

渡需要平衡政府、开发商、公众等各方利益，配合

激励性政策和约束性规则。在《新加坡导则》中，

空间让渡与共享的模式主要是街区空间的开放化与

建筑空间的城市化。

3.3.1　街区空间的开放化

街区空间的开放化是指在公共活动集中、公共

空间紧缺的特殊性位置，由政府主导将原本非公共

权属的街区用地转化为城市公共空间；在《新加坡

导则》中，则主要指街区内部或外围由建筑围合、

限定的室外空间参与城市整体步行系统的构建时，

可以申请建筑面积豁免。在城市中心区的高密度环

境中，过大尺度的街区会降低步行空间系统的流动

性。《新加坡导则》建议以多个小规模体量取代单

一体量建筑以形成街区内部的街道和广场网络，从

而增强流动性并激活公共领域（图6，7）。而对于

3　《新加坡导则》中的建筑边界导控图示 4　《新加坡导则》中的AGUs导控图示（以地面为例）

最低2层建筑边界
最低4层建筑边界
4层建筑边界
6层建筑边界

AGUs规划区
遮盖步行道
穿越街区通路
垂直转换节点0 0100 m 100 m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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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外围的带状空间，通过悬挑、架空等建筑立面

处理方式形成面向公众的遮盖步行道，在保持街道

界面连续性的同时，可以扩大步行空间尺度并增强

其气候适应性。无论内部的街道和广场网络，还是

外围的共享步行空间，都很好地体现了公共利益优

先的城市设计与治理理念。

3.3.2　建筑空间的城市化

城市中心区一些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型商业

建筑）的内部空间具有一定的城市空间职能，但是

相较真正的城市空间而言它们的公共性程度往往会

受到限制，一般只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开放使用，形

成“限时共享”的让渡模式。而在《新加坡导则》

中，为了缓解高密度环境的压抑与紧张感，通过要

求指定开发项目的首层空间作为城市客厅开放使

用，可以实现具有更高公共性的“全时共享”城市

化模式。结合关键区域大型公共项目开发形成的近

地面层城市化建筑空间，在气候适应能力、步行安

全性、功能便利性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些优势

又可以转化为场所潜力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开展。

同时，在流动性方面，这些空间可以作为多层面步

行系统的竖向转换节点，发挥交通动脉作用，或者

通过与城市步行网络整合发挥毛细连接作用，增强

局部区域的步行网络密度和步行环游性。

4　结语

在传统的概念中，步行空间系统是随着道路系

统的开发建设而自然形成的。既定道路格局下的具

体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基本结构和形态几

乎不产生影响，在城市发展中，与步行空间系统相

关联的要素似乎只有道路系统。然而，在高密度城

市中心区域，人流的大量集聚与快速循环加强了步

行空间系统与各类公共设施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关联

性。分布在街区外围的孤立的步行空间很难有效支

持中心区的集散、换乘和公共生活需求[16]174。因

此，城市中心区步行空间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必须依

靠对包括街区利用、建筑设计、公共空间在内的相

关城市要素的全方位整合与协同。

新加坡在建设步行友好城市方面取得了国际公

认的显著成效，其完善的城市设计导控体系与运作

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加坡导则》的

内容体系中，围绕步行空间系统的流动性、场所性

及其二者的协同关系问题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概

念和规则。通过对多元化步行空间要素的整合，形

成了有机关联的运动系统与场所系统；通过在城市

开发中实施界面的类型化导控，保障了步行空间

系统的秩序、活力与舒适；通过鼓励开发项目以

多元化的让渡方式提供共享空间，推动了高密度

区域步行空间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既有

步行空间系统的优化转型正成为建设“以人民为

中心”的新时代城市空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

任务的落实不仅需要良好的城市设计，更需要将

设计意图转化为“管理语言”，由规划管理部门

进行系统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引导和管控；而

导控的核心目标、内容与基本策略是需要首先厘

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

步解决相应的制度架构搭建、组织模式改革与运

作机制创新等方面的问题。□

　　图片来源：图1—4，6—7依据https://www.ura.gov.

sg/Corporate/Guidelines/Urban-Design/Downtown-

Core资料绘制；图5依据https: / /www.ura.gov.sg/

Corporate/Guidelines/Circulars/dc17-02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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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私有公共场所（POPS）场地布局图示

6　大尺度街区中建筑开发模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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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街区内部街道的平面与剖面图示

a　平面　　b　剖面


